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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春枝

秋晚南风萧瑟音，

荷塘仙女抚弦琴。
灯光七彩荷花动，
紫气青烟丽影吟。

池神庙观夜景

□李竹云

老家，一个生我养我的小村
庄。因照顾身体不适的父亲，6月
份回去后住了近两个月。买菜、
做饭、陪伴，日子简单平淡，但还
是让我回味和留恋。

晨起

一墙之隔的邻居院子，因搬
迁多年无人居住，早已成了树木
横生的小树林了，众鸟栖息，于
是，便有了鸟鸣伴晨起的诗意。

每天早上五点左右，天刚蒙
蒙亮，小树林那边的“歌唱家”开
始纷纷登场。继而，透过窗户，耳
旁便传来了不同音律、不同分贝
的美妙动听，或长或短，或单音
或合唱，或清脆或沙哑。鸟鸣环
绕，生动了小院，唤醒了沉睡，竟
成了我每天自然晨起的响铃。

习惯于早起的父母，还是比
我晚了些，看见我已在厨房忙碌
早饭，母亲总是带着怜爱说：“你
起这么早，也不多睡会。”我笑
笑：“哪能多睡呢，小鸟每天在耳
边催叫起床呢！”

有时，我把饭煮上，喜欢搬
个小板凳坐在院子，环顾郁郁葱
葱的树枝，仔细搜寻着鸟儿灵动
的身影，侧耳细听一声一声的此
起彼伏，努力记录着清晨温暖的
问候，试图解读鸟儿吟唱的字符
密码。但只闻其声，不见踪影。

“嘀哒哒、嘀哒哒，咕噜、咕噜，咕
咕抖、咕咕抖，啾啾、啾啾，叽叽、
叽叽……”无奈我有点愚钝，只
可意会不能言表。两只麻雀竟看
上了空调机的空隙，钻来钻去，

“叽叽、叽叽”，最熟悉、亲切的，
还是它们的鸣唱。

赶集

老家有一种逛街，叫赶集。
每月逢农历二、五、八，乡里必有
集市。

我隔三岔五坐上小妹的电
动车，或花一元钱坐公交车前去
赶集。穿梭在热闹的人群中，环
顾琳琅满目的商品，不时碰上个
熟人，聊几句家常，更难的是有
时还能遇见多年不见的同学。

最钟情的是老乡们带来的
农产品，真是物美价廉。卖的菜
大都是一两块钱，新鲜干净。亲
民的物价，让我的购物任性了许
多，大包小包，每次总是满载而
归。父母见到，总是惊讶：“买这
么多，花了不少钱吧。”我不以为
然：“和我那儿比，这里买菜那叫
个便宜。”

去得多了，一些老乡便认识
我了，还没买菜，问候先开口了。

串门

巷道里，有几个老邻居，成
了家里的串门常客。

每天下午不到 5 点，母亲打
开大门，念叨就开始了：“他们几
个快来了。”

邻居陆续到了，年迈的母亲
很高兴，热情让座让吃。空调和
电视俱备的客厅，沙发上坐满
了，小凳上也坐着，他们一边看
电视，一边有一句没一句聊着村
里的人和事，不到“天气预报”不
散场。我有时听听他们的故事，
有时也加入其中聊几句家常，为
了匀出座位，多数是打个招呼，
就起身了。母亲总喊：“你去哪里
呢，这有空调凉快。”

“远亲不如近邻”，常来坐坐
是种幸福，母亲快乐，我也高兴。

雨趣

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落下
来，房檐瞬间连成了线，凉风徐
徐，陪父母屋前看雨成了最惬意
的事。小院里的积水愈来愈多，
顺着阳沟流向了巷道。父亲像孩
童般地喊起来：“村里的水马上
就要流下来了。”

门前巷道是全村水流必经
之地。我也好像重拾了童年大门
口看雨的乐趣，傻傻地兴奋着，
奔了出去。水一点点涌了过来，
继而携带枯枝败叶沙石成了汹
涌波涛。我高喊：“爸妈，快出来
看，水好大呀。”童真童趣，不一
会儿，大门口摆了一排小板凳，
风景中有了我和父母的身影。

滋养

雨过凉爽，带着闲情雅兴，
散步在乡间大道，没有闹市，没
有高楼，没有拥挤，放眼是一片
一片绿油油的田野，朴素舒适，
纯粹滋养。

闻着泥土的芳香，嗅着空气
的清新，我常常喜欢傻乎乎痴痴
地看，看抓地龙的肆意伸展，看
打碗花的柔美俏丽，看马齿苋的
青翠鲜绿，看嫩小的酸枣探出了
头……最忘情的还是那迷人的
绿色海洋——玉米地。

从幼苗到亭亭玉立，从开花
授粉到出樱结穗，不经意间见证
了玉米每一步的成长，这大概是
我乡居生活里最“奢侈”的眼福
了。一望无际的绿，动人心弦，赏
心悦目，绘成了彼时乡村最美的
色彩与图画。站在地头，凝目远
望，意犹未尽。

乡 居 杂 记

□王慧

秋天，是红柿缀满山峦的喜
庆，是青纱帐里金黄的丰饶，是举
国同庆的“十一”远游，是书香致
远的思想遨游。国庆期间，中心城
区南风广场四处都是欢喜的面
容，位于东北角的“河东书房·文
脉馆”，以及广场东南方向的河东
书局，书香脉脉，读者良多。

跨过一座小桥，来到园池中
心的三层建筑，这便是“河东书
房·文脉馆”。轻轻推开门，两侧
墙上的黑白照片，无言地诉说着
河东往事。伴着舒缓的音乐，踱
进室内，不忍打扰专心的读者和
学习者，绕着书架慢慢地看。眼
睛定格的，更多的是和这座城市
有关的书籍、刊物。抬眼望去，大
大的落地窗外，水波粼粼，书房
是水中的小舟，舟上是求知的人
们。

两盏造型别致的方形吊灯
上书“河东书房”，在水波的荡漾
中，合着室内静谧悠扬的音乐，
微微地晃着。走到最里处约 10
平方米的空间里，方方正正地，
陈列着河东作家的一系列作品。
一本一本地摩挲着，一个名字一

个名字地辨认着，打开那些书
籍，一页一页地读过去，于是，在
河东的书香里，不知不觉地，闻
见了秋夜里的桂花……

在运城，像“河东书房·文脉
馆”这样的城市书房，有 40 多
处。它们隐于热闹繁华，为众多
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书”式生
活与“悦”读体验，成为河东地区
一个个玲珑多姿的小型图书馆。

翻阅着河东作家所写、所编
的河东书籍，常常感叹于他们为
这方文化热土的深情咏唱和绵
密抒怀，感觉他们像一个个信仰
者，虔诚专注地向往或守护着这
里。一本本书籍构筑出来的河
东，是时光凝注的秘密宝库，是
条山吹来的久远薰风，是盐湖泛
起的广袤金波。千百年来，人们
在这座古老的土地上寻找遗珍、
发现未知，在书页间表达民族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字句处涵
蕴个人的热情、深情与浓情。不
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字载体如何
变换，只要脚下的土地静静地承
托着我们，我们就会不由自主被
它吸引、被它感动。这一排排书
架上，陈列着无数颗等待阅读的
魂灵，守望着与读者的相遇相

知，期盼着与读者共鸣共情。
有时，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很

快。大家忙着工作、忙着赶路、忙
着追梦，城市的霓虹闪烁，明灭
之间是都市人偶尔的失神与恍
惚。在这小小的书房中，我们为
紧致的生活做一次舒展的心灵
按摩。我们阅读美好的故事，感
悟智者的哲语，修葺精神上的藩
篱，静窥内心最深处的声音。你
会发现，平时悄然无觉的“时
间”，原来蕴藏着无限的张力，这
里似无却有的书香，这里似动实
静的恬然，导引着你放下一切，
只想去找一本书，度过一段静好
的时光，感受一段醇香的诉说。

1955 年，博尔赫斯写下诗
句：“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在
这里，我想说，如果天堂是图书
馆的模样，那么拥有河东书房的
凡尘人世，便是我们的人间天
堂。你看，此时此刻，秋阳丽日已
转为灯影婆娑，明月伴着清风，
缓缓地在水面摇曳，那一缕一缕
的星光，把桂花的清香摇进书籍
的墨香里，时光变成暖黄，恍惚
间有了旧日模样，一切是这样的
古朴美好，悠远安详……

在河东书房阅读河东

□任东波

红叶，渲染着
季节留给山峦最后的热烈
最美的那枚
被制作成书笺
用来查找秋天的页码
而赠给山林的风景照
点缀成了一种纪念
保存了明亮的记忆

野菊，把金黄与芬芳
构思成了
天地间的一幅大写意
那一束
把深秋寄在案头
一抹忧伤从眼里流出
滚落在一首诗的结尾
成为成熟的句号

雁群，排列着阵型
一声声的鸣叫
是对北岸的告白

登高望远的异乡客
不知是否捎上了
播种情意的家书
此时的南国
稻花是否依旧飘香

露珠，在草尖上凝结
冷冷的夜色里
洒满了寒意的星光
暗夜温着老酒
期待着牵挂
捎来过冬的无尽暖意
或，一句温柔情话

田地变得宽阔
庄稼早已被收获
农夫在笑意中
整理好土地
铺着像地平线一样的床
等待孕育的种子
破土而出的麦苗
第一次
感知着昼夜冷暖的节奏

寒 露

□喆翼

万里山河望眼收，红旗
漫卷浪飞舟。五星开国启华

诞，良策安邦七五秋。
行漫漫，梦悠悠，一腔义

勇未曾休。英雄碧血铭青
史，再绘蓝图向九州。

鹧鸪天·国庆

□王过关

在晋南
黄菊染土地，也染皮肤
那本日历也被染黄

男人汗水滴落
砸出一个盐池
黄河在这里弯腰走过
后稷耕种过的田野

也被染成黄色

女人的梦也染成了黄色
黄色的首饰
屋子也是黄色的
她们用黄色的脚
踩出一条黄金大道

黄昏里
万家灯火，点亮辉煌岁月

晋南的黄菊


